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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素由于工作忙，再加上比较
懒散，我不大发朋友圈。发朋友圈
有劳朋友们点赞，于我是一件过意
不去的事情，因此能不发朋友圈的，
尽量少发。一般情况下，我也较少
转发朋友发的朋友圈，不是我无
情，主要是不想再给朋友们添麻
烦。朋友圈堪比大江湖，若论及点
赞之事，也是蛮“水”深的。粗略地
梳理一下，点赞现象可归纳为以下
几种类型。

第一种人，自己很少发朋友圈，
但在朋友圈里总能看到他往来穿梭
的身影，逢“圈”必赞。这种人古道
热肠，侠肝义胆，无欲无求，图的是
给朋友捧个场，自然落个好人缘。
试想，每次发朋友圈都有这样的“铁
杆粉丝”第一时间为你点赞，搁谁心
头不涌起一股暖流？

第二种人，属于不甘寂寞、人微
言轻型。他们有理想，有追求，希望
通过努力获得成功展示自己的机
会，心甘情愿地为某些“大人物”做

“吹鼓手”“抬轿人”，乐此不疲地为
他们点赞。这类人大多是寂寂无闻

的，他们无法做到雪中送炭，但可以
给你锦上添花，这是一群值得尊敬
和礼赞的人。

第三种人，只看朋友圈，但不
给你点赞。这种人一般可分为三
种类型，一种是对你发朋友圈说不
上赞赏也说不上排斥，翻看朋友圈
随机性很强，只当“沉默的看客”；
另一种是心事比较缜密的人，喜欢
在身后偷偷地观察人，看你发朋友
圈仿若是在欣赏猴子表演，你的一
切动态皆在其掌控之中；还有一种
人是“爱发脾气的三角龙”，你的朋
友圈发多了，或者是给你点赞、留言
的人多了，抑或是你给留言的人回
复多了，他都会生气。他生气的理
由是，朋友圈系公共空间，不该被你
一个人霸屏刷屏。送人玫瑰，手留
余香，为这种事生气大可不必。

第四种人，从不发朋友圈，也从
不给任何人的朋友圈点赞。有人总
结具有这种特质的人主要有三种情
况：一是工作繁忙，身处高位的人；
二是性格内向，缺少社交的人；三是
务实低调，不喜炫耀的人。这三种

人纯粹把手机微信当作一种辅助通
信工具，“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
台”，一切皆“超然物外”。

第五种人，是业界的“大佬”，极
少给朋友圈点赞。因为“大佬”“鹤
立鸡群”，能力超强，理所当然享受
被“众星捧月”的感觉。点赞须自
愿，“大佬”能给你点赞的机会已经
是对你最大的恩赐与抬举——当你
足够优秀了，主动给你点赞的人自
然也是络绎不绝。“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须努力”，我辈继续奋斗吧，
向“大佬”看齐，向“大佬”致敬！

第六种人，只给对自己有用的
人点赞。这种人深谙马屁之术，眼
珠子始终往上看，对于一般人发的
朋友圈，常常是选择性忽视。

有关点赞的话题还有不少，这
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点赞事小，
影响心情事大。希望我的这篇小
文不要给朋友们添堵，更不要有人
对号入座。只要我们以一颗平常
心看待点赞，朋友圈里亦能发现大
乾坤。

考试
毛香菊

临高考的前一天晚上，濮玉紧张得有点睡
不着。

虽然一切都准备好了，但濮玉还是担心有
什么疏漏。她在脑子中搜寻着可能忽略的东
西，忽然想起了摘抄本。平时，她会把难背诵和
难理解的文言句子整理在那。她翻开摘抄本，
看了一会就有点焦躁了：内容太多，有点记不
住。时间已很晚，她想起班主任的嘱咐，临考
前一天晚上不要紧张、不要睡太晚，平时咋样就
咋样。

“不能被这点小东西搞乱了节奏，谁说就能
考到呢。”濮玉自言自语，“明天早上考前可以看
一下。”

濮玉把其中的两页撕下来塞进裤兜，然后
上床睡觉。

躺在床上，濮玉再一次提醒自己：明天一定
不能出差错，要考出最好成绩。

濮玉五岁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爸爸去了
远地，从此未再与母女俩联系过。妈妈为了濮
玉没有再婚，十多年吃苦耐劳，把钱和精力都花
在了濮玉身上。濮玉知道，唯有用优秀的成绩
才能回报妈妈，可尽了最大努力，成绩也只排在
年级的中等偏上一点。好在妈妈没有责怪她。
这次，濮玉和妈妈一起商量好报考省城的A大
学，毕业后做一名老师。班主任说濮玉考A大
学很有希望，只要考试发挥出最佳水平。

“明天发挥出最佳……”濮玉在喃喃自语中
进入了梦乡。

第一场考试，教室内异常安静，密集的书写
声如寂静大山里缓缓流淌的涧水。

刚开始，濮玉非常紧张，两位监考老师温柔
的声音、和悦的面容，让她绷紧的神经渐渐放松
下来。她认得那位本校的监考老师，高一时教
她语文的林老师。那时，林老师很喜欢濮玉。

濮玉做题还算顺利，做到默写题时，被一道
题卡住了。她竭力搜索着脑子中的库存，答案
似乎呼之欲出，但终究没出来。正想放弃时，她
忽然想起昨晚从摘抄本上撕下来的两页纸，是
的，那里有答案！可今天早上因为紧张竟然忘
记看了。现在，它们就躺在自己的裤兜里。

濮玉悄悄把左手放在裤兜外按压了下，触
碰到了那块有点硬的东西。她心里涌上一股燥
热，脑门上发虚汗。进考场的时候，监考老师并
不搜裤兜，金属探测仪也只对金属发出尖利的
叫声。昨晚无意中放进裤兜里的纸团，现在变
成了有价值的小抄！

作弊！天哪，这梦一般遥远的事情忽然之
间就摆在濮玉的面前了！她之前从没干过这种
事情，但知道有人干过，有同学趁上厕所蹲坑之
机偷看准备好的小抄，然后回到考场继续答
题。当然，那是极个别人平时自欺欺人而已。
但是，今天是高考，多了这 3分，可能就意味着
有机会去A大学。

濮玉慌乱地胡思乱想着。她知道，这不是
可以开玩笑的，如果被发现，天就塌了。

“怎么了？”林老师悄悄走到濮玉边上，微笑
着问道。

“我？没……我……我想上厕所。”濮玉发
现是自己失神把林老师吸引过来了，而且左手
伸进了裤兜，把纸团握在了手心。

“我陪你去。”林老师叫来流动监考老师代
替自己，陪着濮玉向女厕所走去。

濮玉左手插在裤兜里不敢动，快步走在前
面，林老师紧随其后。进入厕所蹲坑位，濮玉迅
速关上小门，抖索着把左手从裤兜里抽出来，那
个纸团紧紧攥在手心。

“现在，要不要展开？要不要看？要不要
看？”濮玉在心里问自己，心脏剧烈地怦怦乱跳，
手不停地颤抖，额上的汗珠顺着苍白的脸颊滚
落下来。

发挥最佳……A大学……作弊……濮玉的
脑子里有千军万马在奔腾。不知不觉中，她松
开攥着纸团的手，那团被揉得硬骨骨的东西赫
然耸立在她的左手掌上，像一团白色的火焰，在
眼前熊熊燃烧。

“濮玉，小心点。”林老师柔和的声音忽然在
小门外响起。濮玉心里咯噔一下，抬头看时，发
现蹲坑小门没有关紧，透过一条大缝，她看到了
林老师站在蹲坑旁，面朝自己，两人视线相撞。
濮玉仿佛被惊雷震到了一般，手中纸团落地。
她脑子嗡嗡作响，一千个声音同时在对她说：完
了。虽然一个字都没看到，但只要林老师从门
缝下把纸团捡去，展开，那么什么A大学，什么
高考，一切都统统泡汤了！

“嗯，马……马上好。”濮玉一边回答，一边
慌忙解开裤子蹲下，眼睛死死盯着那团纸。起
立后，她抹了把额上的汗珠，伸出脚把地上的纸
团踢进蹲坑的排污洞，敞开蹲坑小门。

门外，林老师正微笑着看着濮玉。
回到考场，濮玉很快安定下来了。没有了

那个纸团，仿佛丢掉了一颗定时炸弹，她反而
觉得心安了。是的，那 3分不属于自己，抓紧
时间认真做其他的题目，把这 3分从其他的题
目里夺回来。她要把剩下的所有题目都做到
最好。

考试结束铃声响起。濮玉平静地扫视了一
下自己的卷面：除了那道默写题，所有的答题空
格都被她写满了，所有的文字里，都倾注了自己
最真诚的努力。

濮玉走出教室时经过林老师的身边，林老
师说：“这场考试，你赢了！”

“谢谢林老师。”濮玉看着林老师，眼里闪着
泪光。

阳光透过落地窗帘，投射在屋
子的角角落落：书架和架上齐整的
书、看书孩子单薄的背影、孩子身下
柔软的坐垫，黎明前才熄灭的台灯，
此刻，又被阳光点亮了。

这是二楼的书房，站在楼梯口，
映入眼帘的，全是书。

楼下，是客厅餐厅厨房以及这
幢坐北朝南房屋主人的卧室。

窗明几净。
厨房清爽，起过油烟后，台面

仍旧一尘不染锃光瓦亮。老爷子
的专属茶具，有客来，上座，泡茶，
聊天，国事家事天下事。客厅中央
的大电视机，不识字的老母亲可以
语音换台。

最好的，还数院子里那架秋千，
晃荡悠闲自得慢时光。秋千下一方
泥土，脚丫探路，偶遇原始厚实的大
地气息。周围花草，绣球铁线兰木
槿月季栀子。也有丝瓜南瓜冬瓜，
茄子紫苏小葱大蒜，一旁再搭个葡
萄架，引得鸟儿叽叽喳喳，流连忘
返。一年四季，瓜果蔬菜，信手拈
来，从无间断。

院墙下，棕树、鸡爪梨树、桂树、
玉兰树，对了，还有枣树。小时候最
馋芳芳家的夏天，站在枣树底下，随
便捡着，腰滚肚圆。再来一棵衢橘
树，香遍深秋和初冬。春夏的墙头，

须得有爬山虎绿意葱茏，凌霄花一
片碧绿中更兼点点鲜红。

三楼阳光房，衣服晒得通透。
里面房间有乒乓球台，合上书页，打
球。另外的房间，供家中中老年妇
女跳操、做瑜伽。

三家人住一起，我负责烧饭打
扫，你们安心上班。

打断遐思的，是母亲。喝完一
碗草药，转身，她在尚无暇清理老
屋拆去留下的钢筋水泥废墟旁边
坐下来。

房屋朝南坐北，儿孙好享福。
说这话时，她面颊红润，嗓音清

亮，有着近些年难得一见的好神气。
从小到大，没过过今年这么舒

坦透气的日子。
母亲不说，我不知她欢喜新造

的房屋至此。尽管之前，她不止一
次提及要攒钱，把朝西的老屋换个
方向，换成她心目中的样子，坐北
朝南。

从一层楼到两层楼再到结顶盖
瓦，断断续续间隔了许多年，因此，
这座母亲用收废品换来的钱打下的
地基，由少年的姐妹俩积极参与搬
砖、拎水泥桶、踩着竹片子上上下下
奔跑建造起来的砖瓦房，不久便显
露出它的弱不禁风。

我们要忍受房子朝西的先天

弊端：冬寒夏热。遇久雨暴雨天，
有水流顺着墙角汩汩而下，给日
常起居平添烦扰，更侵蚀家具及
收纳的衣物书籍，霉斑点点，不堪
入目。

向南的房屋，恍如一块心病，顽
固而执着地，陪着母亲跨入了花甲
之年，无力改变。再后来，母亲便鲜
有提起，即使周围白墙青瓦争先恐
后冒出来，母亲也只是一声叹息。

叹息声里，有深深的无奈。那
年，她被好友欺骗，弄丢了自己攒
下的十多万块钱，也弄丢了余生的
寄托。

母亲的精神每况日下，和老房
子一样千疮百孔，苟延残喘。

那年年前，阖家团圆，闲话家
常，各家都有盈余。于是旧事重提，
一贯冲在前头的母亲，反而退缩
了。我们姐妹打了包票，绝不占用
他们的退休工资，不影响他们日常
开销，也不要他们出工出力，母亲这
才在清明过后，择一阳光灿烂的日
子，欢欢喜喜地拉开新工程大幕。

平地起高楼，真没想到，我还有
这么一天。

母亲的感叹很轻，宛如即将盛
开在向南房屋前的花，清香，令人
欣慰。

曾祖父的浪漫
蔡璐

在家中整理旧物时，翻出了一张泛黄的
老照片。照片上是一对年轻的情侣，英俊的
小伙儿戴了一副金属框眼镜，漂亮的姑娘穿
着小碎花裙。这张略显年代感的照片上的主
角，正是我的曾祖父和曾祖母。

曾祖父和曾祖母第一次相遇，是在大学
报到那天。曾祖父在人群中注意到了穿着小
碎花裙的曾祖母，他说在乡下从没见过这样
白净的姑娘。他走到曾祖母面前，紧张得半
天说不出话，最后只是磕磕巴巴地说了一句：

“同学，请问报到处从哪里走？”后来，曾祖母
提起这件事总跟我说不要嫁曾祖父这样的
人，嘴笨还不懂浪漫。我在心里偷笑。

姨祖母说，以前曾祖母跟着曾祖父吃
过很多苦，最苦的时候经常吃不上一顿饱
饭。曾祖母心疼曾祖父劳苦，总把饭多的
那碗分给他，曾祖父也时常偷偷拨回给曾
祖母。他们就这样知道对方的把戏，也守护
着彼此的秘密。这些话，我从未在曾祖母的
口中听过，但在饭桌上看见他们因为谦让
一个鸡腿拌嘴。有一次，甚至听到曾祖母
喊：“老范，你今天不把它给我吃了，我就跟
你离婚！”

有一年七夕，曾祖父问我，现在的年轻人
都喜欢什么，我说小姑娘都喜欢花。那天，曾
祖父趁着曾祖母午睡的时候偷偷跑了出去，
曾祖母起来没见到老伴，着急地满屋找。我
宽慰曾祖母说：“别着急，你老伴儿呀，给你准
备惊喜去啦。”

话刚说完，曾祖父就捧着一大束花回来，
手里还拎着一大袋子糖火烧。曾祖父像个害
羞的小男孩，把头扭到一边说：“所有买花的
人里我是岁数最大的，卖花的老板问我这么
大岁数还给老伴儿买花呀？我说这算啥，我
到九十九岁照样给老伴儿买花呢!”曾祖母也
不好意思地低头笑，一边说曾祖父净花没有
用的钱，一边找最好看的花瓶把花插上，喜欢
得不行。

曾祖父知道曾祖母爱吃糖火烧，那天一
口气买了二十个，还学着年轻人在上面撒了
玫瑰花瓣。二十个糖火烧我们吃了好几天，
曾祖父的这一次“浪漫”够他得意了好几年。

曾祖父曾祖母每天下午都会坐在阳台上
读书看报，半晌不说一句话。曾祖母一打手
势，曾祖父就能通晓曾祖母的意思，起身端茶
倒水。有时，我也跟着坐在旁边，感觉踏实又
温暖，也许这就是岁月不败的爱情。

可能命运眷顾良善的人，曾祖父和曾祖
母都十分长寿，在走过金婚之后也各自离开
得很安详。

周慧娟

浙江省书法家协会理事，
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女书家委员
会副主席，衢州市书法家协会
副主席。

三衢味（组诗）
徐俊飞

衢州大米
盆里一粒晶莹的大米
众生一只黑色的蚂蚁
多年后发现，执着的蚂蚁
徘徊在洁白的世界里

常山贡面
当金色的阳光穿过薄云
万千银丝
便洒落下来。此刻

每一粒面粉都灵动起来
轻轻地随风摇曳

一根银丝，是来自故乡的
一分思念

是妈妈的叮咛和
游子的夙愿

那一夜被悄然拉长的
是祖传的营生

案板、木架和竹筷
见证了一个古老的传奇

穿越千年烟火的精灵
也是大明圣上的使者

江山猕猴桃
当初，你离开枝头的时候
分明有
坚硬的内心
是时光的牙齿，偷食
青涩，抚慰了倔强
多像我中年的心事，走着走着
一声不吭就
软了下来

汪道明

1962年生，开化人，浙江
省美术家协会、浙江省书法家
协会会员，开化县美协主席。

凡凡人之间

说点赞
吴万夫


